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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唐末五代宋初玉门地区是重要的交通和军事区域， 当时正值归义军政权控制河西时期， 而

慕容家族以慕容归盈为代表， 在玉门地区势力强大。 本文试图从政治、 军事、 经济等方面来探讨慕容

家族对玉门地区的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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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 玉门关因其重要的战略和交通地位， 受到历代统治者重视。 玉门关

从开始设置到晚唐五代宋初时期， 几经迁徙， 其为往来中原的重要通道， 同时也是归义

军政权防守甘州回鹘的重要前线， 因而地位愈显重要。 本文所指的玉门地区主要指五代

宋初归义军所属的瓜州管控下的玉门县、 玉门镇、 玉门军地区， 此地慕容家族势力

较强。

一、 玉门关及其东迁

丝绸之路之咽喉玉门关， 随着政治、 军事等因素的变化， 关址几经改徙。 关于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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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门关的设置和迁移， 学界讨论较多， 大致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① 而汉代玉门关的关

址， 一般认为位于今敦煌城西北 ８０ 公里疏勒河南岸的小方盘城。 隋唐时期， 玉门关关

址迁徙至敦煌以东的瓜州晋昌县境内， 即今安西县东 ５０ 公里处的疏勒河南岸双塔堡附

近， 此点已为学界公认。
对于唐末五代宋初玉门关的设置研究者不多， 其中李并成先生认为玉门关关址最早

于汉武帝元封四年 （前 １０４） 设在石关峡 （今甘肃省嘉峪关市境内）， 五代宋初重新回

到石关峡， 此地为敦煌归义军与甘州回鹘政权之间的分疆之处和东西交通要口。② 笔者

认同此观点， 则在五代宋初直到宋仁宗景祐三年 （１０３６） 西夏占领河西， 玉门关均在

嘉峪关境内之石关峡。

二、 玉门地区的行政建制

关于玉门地区， 西汉始设玉门县， 属酒泉郡；③ 东汉承袭；④ 北魏升县为郡； 隋代

开皇年复为玉门县， 属瓜州敦煌郡管辖。⑤ 唐武德二年 （６１９） 后属肃州酒泉郡， 贞观

元年 （６２７） 省， 后复置。 汉唐玉门县治今玉门市赤金镇东 ６０ 里， 即今玉门市清泉乡

骟马城、 新民堡一带， 嘉峪关黑山余脉可延伸至此。
晚唐五代宋初的归义军时期应设置有玉门县。⑥ 当时县的最高长官为县令， 延续了

唐以来的行政建置， 县官下设丞、 主簿、 尉等官员， 同时还有节度使押衙。 县下设乡，
节度押衙在乡里行使征税、 仲裁诉讼、 制裁犯罪等职责。

玉门镇为瓜州所辖镇之一， 在二州八镇之列， 位于今玉门市赤金堡。 此二州八镇敦

煌文献有所反应。 据敦煌文献 Ｐ􀆰 ４６４０Ｖ 《归义军乙未至辛酉年布纸破用历》⑦ （图 １）
记载， ８９９－９０１ 年敦煌的五镇使如下： 新乡镇使； 邕归镇使； 玉门镇使； 紫亭镇使； 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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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镇使。 此五镇大约可以上溯到九世纪末。 Ｓ􀆰 ４２７６ 《管内三军百姓奏请表》 记载归义

军节度左都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安怀恩并州县僧俗官吏兼二州六

镇耆老及通颊退浑十部落三军蕃汉百姓一万人上表。① 唐长孺先生推定此表奏为同光二

年 （９２４） 曹议金向后唐所上。② 咸平五年 （１００２） 八月权归义军节度留后曹宗寿遣牙

校阴会迁向宋真宗入贡时， 谈及曹延禄和瓜州防御使曹延瑞被逼自杀事， 提及 “当道

二州八镇”。 此事在 ９３０ 年以后， 最迟在 ９５５ 年以前。 从五镇到二州八镇， 期间有个变

化过程， 但玉门镇应似一直存在， 由镇使 （镇遏使或镇将）、 副使、 监使等指挥。

图 １　 Ｐ􀆰 ４６４０Ｖ 《归义军乙未至辛酉年布纸破用历》
（采自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 第 ３２ 册）

玉门镇， 为归义军张氏政权新设。③ 根据 Ｐ􀆰 ４６４０Ｖ 《归义军乙未至辛酉年布纸破用

历》 记载庚申年 （９００） 七月： “十七日， 支于玉门镇使索通达细纸壹帖。” 辛酉年

（９０１） 二月六日： “又都押衙罗通达传处分……又支与玉门副使张进达细纸壹帖。” “十
九日， 都押衙罗通达传处分， 支与玉门副使张进达细纸两帖。”④ 不久， 索通达辞去玉

门镇使之职， 同时归义军节度使张承奉将玉门镇升为玉门军， 恢复了唐玉门军建制， 军

使由悬泉镇使曹子盈兼任。 后唐同光三年 （９２５） 于阗使臣出使沙州后写成于阗文 《使
河西记》， 将肃州 （ Ｓａｕｈä －Ｃū） 以西的第二个城镇记为 “ ｇｇäｋａｍａｎä”， 而英人亨宁

（Ｗ·Ｂ·Ｈｅｎｉｎｎｇ） 在 《焉耆与吐火罗》 一文中将其比定为 “玉门” 的音译。 “玉门”
一词又记为 ｋａｍｈｔａ， 即城镇、 军镇之意， 则当时确有玉门镇之设。

玉门军。 玉门军始设于唐玄宗开元年间， 天宝十四年 （７５５） 废军为县， 后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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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位于今酒泉市西 ２００ 余里处， 即玉门市赤金堡。① 据 《新唐书·地理志》 记载

“ （玉门县） 开元中没吐蕃， 因其地置玉门军。 天宝十四载 （７５５） 废军为县。”② 《元和

郡县图志》 “凉州” 条又载 “玉门军， 肃州西二百余里也。 武德 （６１８－６２６） 中杨恭仁

置。 管兵千人， 实三百人， 马六百疋。 东去理所一千一百余里。” “肃州” 条又载： “玉
门军， 开元中玉门县为吐蕃所陷， 因于县城置玉门军。 天宝十四年， 哥舒翰奏废军， 重

置县。”③ Ｓ􀆰 ６１９ｖ 《悬泉镇遏使行玉门军使曹子盈状稿》 记载张承奉任命曹子盈领玉门

军使一事。 而唐制规定： “凡任官阶卑而拟高则曰守， 阶高而拟卑则曰行。”④ 说明当时

的玉门军军额较少， 地位较悬泉低下。 金山国建立后， 张进达进封为玉门军使， 不再兼

任， 地位提高。 曹氏归义军时期， 不再出现玉门镇， 则玉门军替代了玉门镇。
玉门地区在唐末五代属于瓜州的辖区， 而瓜州自唐代以来一直为吐谷浑人的居住

地。 其中的一支慕容家族由于军功在张承奉时期逐渐掌握了这一地区的实际领导权。

三、 慕容家族对瓜州及玉门地区的管控

（一） 唐末以来慕容家族的崛起

吐谷浑又被称为退浑、 吐浑。⑤ 其源于辽东慕容氏， 先迁至陇右， 再至青海地区立

国， 于唐龙朔三年 （６６３） 被吐蕃所灭， 其皇族成员， 即诺曷钵及其部众， 逃亡凉州，
后逐步迁徙至灵州， 再至河东、 朔方， 唐德宗贞元十四年 （７８９）， 慕容复去世， 这一

支封号遂绝。 ２０ 世纪以来， 随着武威等地慕容家族墓志的不断发现， 这支吐谷浑王室

家族的研究逐步深入，⑥ 尤其是 ２０１９ 年发掘的甘肃省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的慕容智

墓志， 更是第一次出现了 “大可汗陵” 这样的称呼。⑦ 实际上， 大部分吐谷浑民众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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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 第 ９９ 页； 《武威青嘴喇嘛湾出土大唐武氏墓志补考》， 《西北民族研究》， 郑

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 第 ４６０－４６４ 页。
“国家文物局发布四项 ‘考古中国’ 丝绸之路考古重大成果之二： 甘肃天祝县祁连镇岔山村唐墓”， “文博

中国” 公众号，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灭国后留在了原居地， 处于吐蕃统辖之下， 即所谓的别部， 仍聚族而居， 各有首领。 他

们能征善战， 多次参与吐蕃攻打唐朝的战争。 据 《资治通鉴》 载： 武周圣历二年

（６９９） 吐蕃发生内乱， 吐蕃将领弓仁帅 ７０００ 帐降唐， 唐封弓仁为九 （笔者按： 酒） 泉

郡开国公， 食邑 ２０００ 户， 同年七月 １０００ 帐降唐。 武则天听取郭元振的建议， 随情分其

势， 而不扰人， 简取当处强明之官人于当处镇遏之。 安置吐谷浑于甘、 肃、 凉、 瓜、 沙

等地，① 时间在久视元年 （７００） 或第二年。② １９７２ 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发现的 ２２５
号墓中出土的 “豆卢军牒” 就记述了吐谷浑于武周时降唐的事件。 晚唐时期， 吐蕃被

灭， 吐谷浑归附归义军政权， 到张承奉金山国时， 史籍还有 “退浑十部落” 的记载，
至曹氏归义军政权时期， 他一改张承奉的政策， 取消帝号， 对外联姻， 对内联合各豪强

大族， 其中慕容氏就是其中之一。
慕容家族势力可以说从武周时期开始， 一直在河西占据重要位置。 慕容归盈和当时

的主政者张承奉关系密切， 到曹氏执掌归义军政权， 更是长期管控着瓜州之地， 如慕容

归盈就出任瓜州刺史一职， 长达二十余年。 敦煌文书 Ｐ􀆰 ４３５９Ｖ 抄有题记为 “奉送盈尚

书卢潘撰” 四首杂诗， 《全唐诗》 卷 ５６６ 载 “韦蟾 《送卢潘尚书之灵武》 一诗， 虽然就

单独一首诗或题记而言可能存在地域性、 时间性或是其他局限，③ 但通过对二者进行比

较， 郭锋先生认为此盈尚书应即归盈尚书， 并进一步推断出慕容归盈任瓜州刺史一职是

在 ９１４ 年。④ 目前学者大多认为这一支慕容氏来自于吐谷浑 （退浑） 王室后裔。⑤ 他们

大约于唐僖宗中和五年 （８８５） 前不久迁居沙州， 在出任曹氏归义军瓜州刺史前， 已定

居沙州多年。 大约于张承奉建立金山国前后， 由于对回鹘作战过程中表现突出， 步入瓜

沙上层统治圈。 在归义军政权曹议金上台初期， 出任瓜州刺史， 直至后晋天福五年

（９４０） 九月二十三日去世。⑥ 其在位期间势力很大， 《册府元龟》 卷 ９６５ 《外臣部·封

册三》 记： “ （后唐） 末帝清泰元年 （９３４） 七月癸丑， 简 （检） 较 （校） 刑部尚书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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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东方 《吐鲁番阿斯塔那二二五号墓出土的部分文书的研究———兼论吐谷浑余部》，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

究论集》 第 ２ 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３ 年， 第 ６１０ 页。
孙伟祥 《宋人使辽语录中的环境史料辨析》， 《辽宁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 第 ３－４
页。
郭锋 《慕容归盈与瓜沙曹氏》， 《敦煌学辑刊》 １９８９ 年第 １ 期， 第 ９０－９２ 页。 认为自 ９１４ 年至 ９４０ 年， 慕

容归盈任瓜州刺史长达 ２６ 年之久。 哈密顿、 艾丽白、 贺世哲、 万庚育诸先生均认为慕容归盈是在后唐清

泰元年 （９３４） 被后唐任命为瓜州刺史的。
黄盛璋 《 〈钢和泰藏卷〉 与西北史地研究》， 《新疆社会科学》 １９８４ 年第 ２ 期， 第 ６９ 页； 周伟洲 《吐谷浑

史》，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 第 １８７ 页； 李文实 《唐五代以后的吐谷浑后裔及其民族特征》，
《青海社会科学》 １９８１ 年第 ４ 期， 第 ７７－８３ 页； 齐东方 《敦煌文书及石窟题记中所见的吐谷浑余部》， 北

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 （第 ５ 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
第 ２６３－２７５ 页。
郭锋 《慕容归盈与瓜沙曹氏》， 第 ９０－１０６ 页； 《略论慕容归盈出任归义军瓜州刺史前的身世》， 《敦煌研

究》 １９９１ 年第 ４ 期， 第 ８９－９５。 二者均收入氏著 《唐史与敦煌文献论稿》，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 第 ２６６－２９４ 页、 第 ２９５－３０７ 页。



州刺史慕容归盈转简 （检） 较 （校） 尚书左仆射。 时瓜沙附回鹘来朝贡， 今使归， 故

有斯命。”① 敦煌文献 Ｐ􀆰 ２９９２Ｖ 记载： “众宰相念以两地社稷无二， 途路一家， 人使到

日， 允许西回， 即是恩幸。 伏且朝庭 （廷） 路次甘州， 两地岂不是此件行使， 久后亦

要往来？ 其天使般次， 希垂放过西来。 近见远闻， 岂不是痛热之名？ 幸矣！”② 这段文

献显示， 当时后唐派出使节前去册封， 在文献中称其为天使， 而此次天使西来与后唐册

封慕容归盈有密切关系， 虽然从结果来看， 后唐天使在回鹘裹胁之下从张掖折而东返

了，③ 但充分说明慕容归盈和中原的密切关系， 同时也得到曹氏政权的重视。 慕容归盈

甚至被当地百姓奉为神明， 根据敦煌文书 Ｐ􀆰 ２９４３ 《宋开宝四年 （９７１） 内亲从都头知

瓜州衙推汜愿长等状》④ 录文：
　 　 １􀆰 内亲从都头知瓜州衙推汜 （愿长） 与合城僧俗官吏百姓等

２􀆰 右 （愿长） 等昨去五月一日城头神婆神着所说神语， 只言瓜州城隍

３􀆰 及都河水浆一切总是故暮 （慕） 容使君把勒。 昨又都河水断， 至今

４􀆰 未回。 百姓思量无计， 意内灰惶。 每有赛神之时， 神语只是

５􀆰 言说不安置暮 （慕） 容使君坐 （座） 位， 未敢申说。 今者合城僧俗官吏

６􀆰 百姓等不避斧钺， 上告

７􀆰 王庭。 比欲合城百姓奔赴上州， 盖缘浇溉之时， 抛离不

８􀆰 得。 今者申状号告大王， 此件乞看合城百姓颜面

９􀆰 方便安置， 赐与使君坐 （座） 位， 容不容， 望在

１０􀆰 大王台旨处分。 谨具状申

１１􀆰 闻， 谨录状上。
１２􀆰 牒件状如前， 谨牒。
１３􀆰 开宝四年五月一日内亲从都头知瓜州衙推汜愿长与瓜州僧俗官吏等

１４􀆰 衙推汜愿长信紫羊角一只

１５􀆰 献上大王。
此牒状是以瓜州衙推汜愿长等发起的， 衙推是观察使手下的文官⑤， 职位较高。 当

时任瓜州观察使之人为曹元忠之子曹延恭。 此处的 “慕容使君” 即为慕容归盈， “大
王” 乃曹元忠。 当时的归义军节度使， 掌管瓜沙二州， 牒状所述内容则是瓜州百姓联

名请愿， 要为慕容归盈立城隍庙祭祀， 可知慕容归盈已被神化， 其宗教因素的背后实则

暗藏政治的动因。 说明慕容归盈在瓜州势力已经坐大， 因而在其去世三十年后， 全体僧

３１１唐末五代宋初慕容家族对玉门地区的管控———以敦煌文献和壁画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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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古籍出版社、 法国国家图书馆编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 第 ２０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
第 ３６０ 页。
杨宝玉、 吴丽娱 《Ｐ􀆰 ３１９７Ｖ 〈曹氏归义军时期甘州使人书状〉 考释》， 《敦煌学辑刊》 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 第

１７ 页。
唐耕耦、 陆宏基编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 第 ４ 辑， 第 ２５－２６ 页。
［宋］ 欧阳修、 宋祁撰 《新唐书》 卷 ４９ 《百官志下》， 第 １３０６ 页。



俗官员百姓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直接向当时的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递上申诉的文书， 足见

慕容家族在瓜州的势力较大。
慕容归盈以武功起家， Ｐ􀆰 ３６３３ 《龙泉神剑歌》 中所描述的 “慕容胆壮拔山刀， 突

出生擒事口奇”， 是慕容家族在军界势力崛起的生动体现。 有学者认为此处的 “慕容”
即为慕容归盈， 而玉门地区是连接归义军政权和甘州回鹘的交通要道， 由慕容家族把

守， 自然被赋予重要的军权。
同时慕容归盈还可以跟随曹氏政权以独立的身份入贡中原。 《册府元龟》 记载后唐

同光四年 （９２６） 二月， 瓜州刺史慕容归盈随当时的沙州节度使曹议金进贡， 并单独向

后唐贡马。 则至迟在同光年间， 慕容归盈已职任瓜州刺史， 并且具有显贵的身份。 据学

界对 “墨离” 的考证， 认为墨离与吐谷浑人渊源很深， 而慕容归盈以瓜州刺史兼墨离

军使， 掌管墨离军军权， 也证明其实力不容小觑。 Ｐ􀆰 ３４１８Ｖ 文书是一份归义军某年沙州

诸乡欠枝夫人户名录， 兹将部分内容抄录如下：
　 　 １􀆰 □□全欠枝夫人户名录：

１１􀆰 吴永信欠七束半， 慕容归盈欠

二十束。 李菩提欠十二束……
２６􀆰 （县丞阴再庆） 欠二十六束， 长使李弘谏欠三十

一束。 氾善善欠三束， 阴就山欠九束……
１０３􀆰 （曹月清） 欠十三束， 慕容□章欠十三

束半。 番江君两束半……
１０５􀆰 米纳儿欠五束， 慕容洁三欠八

束， 董八子欠六束。①

此处的慕容归盈所欠数量仅少于当时的大族李弘谏， 则说明其消费的数量多， 朝廷

对其也是格外优待。
（二） 慕容家族势力在玉门地区的延续

继慕容归盈之后， 其家族势力仍旧在曹氏政权中举足轻重， 并且通过联姻的方式巩

固了慕容家族的实权， 其在经济、 军事等方面仍旧很有实力， 而瓜州是慕容家族的大本

营， 瓜州治下的玉门地区则属慕容家族掌控的范围。
军事权力。 据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及敦煌文书记载， 慕容归盈的后代慕容长政，

曾任都押衙。② 敦煌文献 Ｓ􀆰 ２４７２Ｖ 《辛巳年 （９８１） 十月三日勘算州司仓公廨斛斗前后

主持者交过分付状》 载有都押衙慕容； Ｐ􀆰 ３４４０ 《丙申年 （９９６） 三月十六日见纳贺天子

物色人绫绢历》 载有慕容都衙楼绫壹疋； Ｓ􀆰 ４７００、 ４１２１、 ４６４３ 《甲午年 （９９４） 五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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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耕耦， 陆宏基编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 第 ２ 辑， 北京：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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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研究院编 《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 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 第 ９３ 页。 莫高窟第 ２０２ 窟有题

记曰： “故管内都押衙行常乐县令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慕容长政。”



五日阴家婢子小娘子荣亲客目》 载慕容都衙及娘子并郎君三人； Ｐ􀆰 ３９４２ 《荣亲客目》
载慕容都衙娘子。① 上述所载之慕容都衙即指莫高窟第 ２０２ 窟的供养人都押衙慕容长

政，② 可见其出任都押衙在 １０ 世纪末期。 都押衙是押衙职官系统中的都级长官， 位尊

职重。 慕容长永出任县令， 慕容言长 （长言） 任玉门使君、 曾孙慕容贵隆出任都头③等

等。 其中慕容言长在敦煌莫高窟独自建窟， 莫高窟 ２５６ 窟即是其在晚唐洞窟的基础上重

建。 据其东壁门南供养人像列北向第二身题记 “窟主玉门诸军事守玉门使君银青光禄

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慕容言长……”④ 题记可知慕容言长对玉门地区

的军事权限很大， 掌控着玉门军的指挥和管理， 则宋初慕容家族在玉门地区始终是管控

者。 慕容言长任玉门使君一职， 据李并成先生研究当时的玉门关在今嘉峪关市石关峡， 则

慕容家族控制着当时丝路上的要道， 并且以玉门为关卡， 和瓜州构成了归义军节度使对抗

甘州回鹘的前沿阵地， 其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而慕容言长出任玉门诸军事， 正说明了慕容

家族在玉门地区的军事地位。 莫高窟 ９８ 窟内中心佛坛背屏后壁有一身供养人题名： “节度

图 ２　 慕容归盈出行图 （采自敦煌

研究院编 《榆林窟》 图版 ４３）

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慕容员顺一心供

养。” 根据其所处的位置当知其地位不是很高， 可

能为慕容归盈的子侄辈。 莫高窟第 ２５６ 窟慕容家族

的家窟， 开凿于曹宗寿时期， 供养人中还有节度都

头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慕容贵

隆 （慕容归盈曾孙）； 榆林窟第 １２ 窟也是慕容家族

的家窟， 其中绘有慕容归盈出行图 （图 ２）， 甬道

南壁有男供养人像东向第三身题名： 施主紫亭镇遏

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散骑常侍 （慕容） 保实。 而

在敦煌和榆林窟也只有慕容归盈家族才有此殊荣绘

制和莫高窟第 １５６ 窟张议潮、 第 １００ 窟曹议金出行

图相似的出行图， 这本身就昭示了慕容家族的军事

势力的强大。 在曹氏时代， 以节度使之弟或长子领

瓜州都是通常的惯例⑤， 但从以上情况看瓜州乃至玉门地区的实权应是由慕容氏掌握。
经济权力。 慕容家族掌握了管理畜牧业的权力， Ｐ􀆰 ２１５５Ｖ 《归义军曹元忠时期驼马

牛羊皮等领得历》 记载： “宅官慕容祐子合领得陈顺德群牛皮叁张、 犊子皮伍张， 张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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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唐耕耦、 陆宏基编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 第 ３ 辑， 第 ２８７ 页。 唐耕耦、 陆宏基编 《敦煌社会经济

文献真迹释录》 第 ４ 辑， 第 １６、 １０、 １４ 页。
陈菊霞 《再议 Ｐ􀆰 ５０３２ （９） 〈沙州阇梨保道致瓜州慕容郎阿姊书〉 的定年及相关问题》， 《敦煌研究》 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 第 ７０－７３ 页。
敦煌研究院编 《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 第 １１０ 页。 莫高窟第 ２５６ 窟的窟主是慕容言长， 该窟东壁门北

侧列南向第三身有 “男节度都头银青光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御史大夫慕容贵隆……” 的题记。
敦煌研究院编 《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 第 １１０ 页。
藤枝晃 《沙州歸義軍節度使始末》 （三）， 《東方學報》 第 １３ 本第 １２ 分， 京都， １９４３ 年， 第 ７１、 ７４ 页。



富群白羊皮壹拾柒张、 羖羊皮柒张， 王盈信群白羊皮壹拾柒张、 羖羊皮玖张。”
Ｐ􀆰 ２７０３ｖ （１） 《壬申年 （９７２） 十二月故都头知内宅务安延达等状》 亦记： “宅官慕容

祐子合领王盈信群壹拾叁斤、 张保富两群共毛玖斤半。” 慕容祐子是北宅的宅官， 负责

对北宅所管的畜牧业者的牛皮、 羊毛的收领， 说明此时的慕容氏人己经进入归义军畜牧

业管理机构， 成为畜牧业上层人物。 又据 Ｓ􀆰 ５０４８ｖ 《庚子年 （９４０） 麸破历》 载： “三
月三日麸 （可以当植树用的肥料） 两硕伍斗， 还暮 （慕） 容使君柽价。” Ｓ􀆰 ５９３７ 《庚
子年 （９４０） 十二月廿二日都师愿通沿常住破历》 记云： “又麸两石， 雇张义成车千渠

暮 （慕） 容使君庄上载木用。” 说明慕容家族的农业方面的势力也是不容低估。
政治势力。 慕容氏通过和曹氏归义军联姻， 来保持家族在瓜州的政治地位。 莫高窟

出现的有慕容氏题名的洞窟有 １０８、 ９８、 ２５６、 ２０２、 ２０５、 ６１、 ５３、 ４５４ 等窟， 榆林窟有

６、 １２、 ２３、 ２５、 ３６ 等窟。 而曹议金、 曹元忠、 曹延恭开凿的洞窟中， 或多或少有关于

慕容氏的题记， 反映了曹氏和慕容氏的联姻， 并且联姻时间延续较长， 作为古代以联姻

方式来笼络豪强大族的惯用手段， 说明慕容氏政治地位的重要， 甚至在曹宗寿政变过程

中， 慕容家族都是至为重要的中坚力量①。 慕容氏的英勇善战， 在对抗甘州回鹘时立下

赫赫战功， 因而被委以重任， 曹氏政权为了拉拢慕容势力， 早在曹议金时期就将其第十

一姐嫁给了慕容归盈， 而曹议金的第十六女嫁给了慕容归盈的儿子。 之后曹元忠长女曹

延鼎嫁给了慕容氏。② 曹元忠的侄子曹延恭又娶慕容氏之女。③ 莫高窟 ４５４ 号曹延恭

（９２４－９７６） 窟南壁十三身女供养人像中的第四身像侧， 有 “窟主敕授清河郡夫人慕容

氏一心供养” 题记， 此为曹延恭的夫人慕容氏。 更甚者慕容家族还独自开凿了 ２０５、
２０６ 两窟作为自己家族的功德窟， 以显示其功德， 其政治地位可见一斑。 敦煌文书

Ｓ􀆰 ４７００＋ Ｓ􀆰 ４１２１＋ Ｓ􀆰 ４６４３ 《甲午年 （９９４） 五月十五日阴家婢子小娘子荣亲客目》 记录

了敦煌大族阴氏荣亲的客人， 从荣亲礼单看慕容都衙排位第二， 表明慕容家族的势力达

到了凌驾诸姓的地步。④ 因而五代宋初慕容氏在瓜沙地区有着相当的势力。
据此有人认为 “归义军节度使和沙州刺史曹议金， 在当时似乎对瓜州已无任何权力了，

瓜州刺史一职已为另一家族取代， 完全独立行使职权。”⑤ 即使不是完全独立， 也 “实际上

已处于半独立状态。”⑥ 此言甚是， 说明慕容家族在瓜州乃至玉门地区有相当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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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窟曹元忠和浔阳翟氏夫人所修的第 １９、 ２５、 ３６ 窟中有 “延鼎” 的题名。 第 ３６ 窟的题记是 “长女延鼎

小娘子一心供养出适慕容”。 “延鼎” 即曹元忠与浔阳翟氏夫人所生之长女。
莫高窟第 ４５４ 窟是曹延恭的功德窟。 该窟甬道南壁列西向第五身有 “窟主勅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处置

管内营田押蕃落等□□□中书令谯郡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食实封五百户延恭一心供养” 题记。 同窟主室

南壁列东向第四身有 “窟主勅授清河郡夫人慕容氏一心供养” 题记。 见敦煌研究院编 《敦煌莫高窟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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